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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1 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如何打造“生态新型城镇化”

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

分论坛“生态·新型城镇化”上，与会专家就认清水资源危机、保护治理水

资源环境、打造新型城镇化以及如何在环保中利用金融杠杆的资源配置作用

展开了讨论。

数据显示，中国已是世界上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认为，生态金融大有可为。中国梦的基石，

不只是财富与收入，还应是生活环境的完善与优化。要以金融家的睿智与巧

劲，将政府、企业、民众的积极性彻底激发出来，合力打赢一场艰巨的“环

境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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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危机真的离我们很近吗？

马蔚华（招商银行前行长、永隆银行董事长）：我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

是通过央视的广告——“世界最后一滴水是我们的眼泪”。我之前到碧水源

做了一次调查，听其董事长讲北京市和中国水的状况时得知北京的水都不能

喝了，这说明中国 30多年的发展造就了在世界上的崛起，也付出了非常沉

重的代价。水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污染，其中污水的随意排放、对水

的消耗缺少规划、制度甚至法律保障等都是水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中国

文化认为“水可以信手拈来，经济发展更重要”更是成为不珍惜水资源的借口。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名誉所长）：

从基本的自然禀赋看，中国水的条件在世界各国中比较差，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比较少。世界上192个有水统计的国家里，从高到低，

中国人均占有的水资源量是第 127位。中国的海河流域，即京津冀地区的水

问题较突出；第二，中国水资源的分布南北不均衡。中国长江流域、黄河流

域人口GDP和灌溉面积差不多占了全国一半，但水是全国的 81%，而北方

六个一级流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及内陆河等）只占了19%的水资源；

第三，中国是大陆季风气候，降雨很集中。假设伦敦、巴黎、哈尔滨和北京

这 4个城市的年降雨量都是 580毫米，但伦敦和巴黎是海洋性气候，12个月

的降水量是一道平线，哈尔滨和北京 20天的降雨就占了全年的一半，所以

下雨的时候往往是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雨停以后河道干涸、湿地萎缩。综

上而言，中国水资源的先天禀赋对中国不太有利。

此外，中国人口多，70%的人口又集中在 12%的东部平原上，所以人

口密集、高度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过快造成了环境污染、

水源污染问题。全国 30万公里河长分成 4500 个水功能区，这 4500 个水功

能区只有 46%达到了标准，剩下的 54%都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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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巧（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地表水70%是脏的，

但这些水要浇灌庄稼，北京市地表水 58%被污染，但北京 300 万亩农田需

要灌溉，所以粮食受污染比例比较大。我们有约 1.5 亿亩的耕地受污染，也

即饭桌上有 10%的食物是污染的土地里生产出来的。

朱民阳（扬州市市长）：这几年从扬州来讲，扬州是一个因水而生的城市，

6400平方公里面积中三分之一是水。尽管这几年扬州的水资源保护工作做得

还不错，但城区还有 10条 65类的水。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如何把水保护、水治理做为发展措施考虑进去，此外，从改进人们的生活

不良习惯来减少生活污水这一块。政府以水治理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倒逼

人口素质的提升，这是我们对治水、生态环境的基本考虑。环境污染是政府

和企业的负债，有些效益产生了，利润实现了，但是如果我们在治水的问题上、

在环境保护上这些东西没做，这个利润是不完整的，这个成本我们现在是要

付出的。政府怎么治理？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

需要系统工程真正要把水治好，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投资 100亿的清水河水

的工程计划；还有就是提倡市民保护水、珍惜水的意识，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新型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

王如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第

一，环境为体，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城镇存在与发展脱离不了水。我们

所谓的生态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包括我们和水、

大地、能源、大气以及我们排出的废弃物有关，这就是所谓环境为体；第二，

经济为用，我们通过生产、消费使城市具有活力，使城市化给人带来福祉。

第三，城市以人为本，有人口、人治、人文、人心、人气，这些结合在一起

才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无论北京 2012年“7·21”水灾，还是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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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雾霾，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污染问题，都和北京水资源的匮乏有关。

新型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使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解

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它挽救了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城镇化的负面不

言而喻，水污染、灰霾、土壤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给我们带来严峻挑战。

今天（4月 10日）北京雾霾PM2.5 是 500多，是不是把污染源和电厂、重大

污染的工厂关闭搬迁就可以了呢？不是，首先应该是环境问责的问题。责任

方包括政府、企业、社会。政府这次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会议上也提了一些议

案，有关部门要思考究竟我们现在的环境管理做得怎么样了？比如京津冀地

区现在集中了 28个欧盟国家所有的钢铁产量，4000万吨的燃煤，7000公里

的高速公路，2400万辆车等，所有项目加起来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当年是谁

批的项目？另外，每一个环境评价是怎么通过的？国家相关环保部门，项目

批准部门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责任？地方政府是不是应该有责任？这是体制

机制的问题。包括现在的环评，我们现在有的环评单位环评完以后无可奈何，

虽然规定了什么条件下项目是可行的，但项目通过后谁来考核、检查这些条

件是否达到了？这些都没有落实的具体措施。

所以我建议应该把市场机制启动起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成立

生态监管，就像每个楼盘都有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我们的生态、水、土壤、气、

生物，废弃物没有公司管，国家政府可以出台政策，收生态税，每个单位管

一定的土地，生态的主要指标由生态物业管理公司监测和审计，根据你对于

生态资源占用的多少来决定给你惩罚还是奖励，这样有监管的单位每年进行

审计，才能冤有头、债有主。

祝利明（中房联合集团执行总裁）：我们企业对生态新型城镇化建设用

三句话形容：第一，生态优先。我们在生态水资源特别好的地方建设生态新

城该如何保护水？我们在水污染特别严重的地方打造新型城镇化该如何治理

水问题？在打造新型城镇化过程当中，不是纯粹做一个房地产，而是将产业

导入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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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新型城镇要靠文化支撑。最近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提到以人为本，

中间的核心问题就是靠文化支撑，因为目前生态示范区开发过程当中，文化

是灵魂，生态是核心，产业是主导方向。

我们做类似于生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候都有共性，无论在发达地区还

是欠发达地区都是和政府共建。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企业和政府合作的产业

如何定位？这些都非常重要。此外，新型城镇化过程当中有产业，但我们不

是通过土地、通过开发、通过向政府要政策去获取利益，更多的是通过产业

链运营，通过到资本市场获利。未来可能等养神、养心、养老等健康产业形

成规模以后就可以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利益。

王浩：打造新型城镇化里分几个层次：1、解决水安全的问题，把防洪、

供水搞好；2、解决水环境的问题，把水质、水环境治理好；3、解决水生态问题，

水生态系统健康，使其有洄游性鱼类；4、打造水景观，亲水的环境让市民

有休闲游憩的场所；5、发展水文化，因为城市的河流是这个地方文化的积

淀地，古代的清明上河图都反映了这个情况；6、水文化搞好以后就是水产业，

把城市滨河两岸造成城市的产业高地，如巴黎塞纳河两岸就是巴黎城市的一

张名片，1991年授予联合国文化遗产的称号。所以水治理、水生态文明是新

型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型城镇化首先是对过去的反思，过去的城镇化往往是摊大饼，城市无

限的扩张，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体系有中心区、副中心区，散开一点，不在

一点上把城市承载力、生态容量、水容量用得过度，这是空间布局。另外建

筑是节能环保的建筑，交通体系是立体、低碳的交通体系，同时更重要的就

是城市不能离开水，世界上有名的城市、好的城市都是有水系的。中国也是，

前 100个城市都是滨河、滨湖、滨江的城市，所以水给了城市灵气，水生态

城市或新型生态城市水系的治理也很重要。水系治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包括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产业、水经济，涉及到

多个政府部门，涉及到前期的咨询、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这种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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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的事情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形式，还在探索。这方面东方园林走

出了一条比较好的路子，最近这5年、10年发展得很好。从顶层咨询、设计

一直到最后的施工、一体化运营，东方园林把原本属于政府管的（如园林局

管的园林、管绿化，水利局管的防洪、供水，国土资源部管的地下水，交通

局管的蜿蜒河道两岸的交通，发改委管的滨河产业）的事情给了一个统一的

解决之道，这方面让我十分佩服。

生态金融业大有可为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根据美国几所著名

研究机构联合推出的环境表现指数（EPI）来看，中国已是世界上环境问题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所排列的世界 132个主要国家与地区，中国环境表现

综合排名为 116，在空气质量上的排名更达 128位。制约环保资金投入的重

要因素在于，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政府治理环境的投入能力

受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不均，各级政府作

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财政分配上处于弱势。拓展环境治理项目的融资渠道是

急需解决的难题。行政改革与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环保双层重视是关键，

但另一方面，调动社会与企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将社会资金吸纳到环境保

护中去，也是一种可行性的方案。

马蔚华：美国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如果对水污染、环境污染有责任，

就别想上市。我建议中国证监会应该把这个作为（公司上市）第一条（规定）。

第二，绿色股票营造绿色市场，如英国、欧盟都为了环境治理发过专门债券。

基金公司也可以为水建立绿色基金，保险公司建立绿色保险，如英国、瑞典

很多西方国家规定，企业如果对环境有污染必须要上保险，保险对企业来说

就是先把污染代价付了，如果治理好了将来损失少，如果治理不好保费就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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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治理了。国外经验表明，国际上绿色基金投的项目比一般基金投的项目

收益率要高。将来我们可以设立水治理基金，有一个比一般基金回报高的项

目，国内国外都能认购。此外，现在有碳排放交易所，水也可以仿照，用水

按指标来，用的多的像用的少的买指标。讲到钱的问题，钱的来源很多，一

是来自企业，在安排预算里一定要把保护水源、保护环境的预算拿出来；二

是来自政府，政府可以征收生态税。现在我们在研究城镇化的资金来源，也

通过地方税征收一部分这方面的税，作为政府纳入专项预算，政府只能从这

个角度筹资。此外通过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绿色债券、基金。（保护治

理水资源）也要恩威并重。对于污染水的行为要惩罚，同时对于真诚支持保

护水资源的要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政策鼓励商业银行给环保做得好的小企

业存贷款时更多优惠，这样商业银行也会有更多的积极性来参与环境保护；

此外鼓励那些把水治理做得好的企业，同等条件能够优先上市，这不是对整

个社会都是鼓励吗？

朱民阳：有成语叫“九龙治水”，很多事情一定要综合、系统的推动这

项工作。这告诉我们，市场的手要用够，政府的手也要用好，这两个是关键。

所谓市场的手要用够，主要就是不能就治水而治水，应该要把整个城市的各

种公共服务需要和治理城市运转的各种要素，能让市场解决的就要让市场解

决，市场看不准的政府果断进入，应该政府投的，政府必须投到位。第二，

政府的手要用好，现在地方部门设置许多部门都在管（水资源保护和治理问

题），但也都不管。我们正在进行行政制度改革，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我

们还可以把这些部门整在一起，成立专门的生态办、清水办。

王文：根据发达国家的环保经验，环保决不是只投入不产出的行业，更

不是只亏不赚的产业。建立市场化的环保投资体制，吸纳私人资本进行环保

投资，做大做强环境保护产业，本身就是一项既利国又利民、既发展又生态



的事业。尤其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大潮中，要真正治理好环境，更不能

只靠行政手段，而是要多利用金融杠杆的资源配置作用，充分调动市场能力，

发挥社会力量。

从政策角度看，可让央行牵头，参照铁路发展基金的模式，发行生态建

设债券与生态基金，建立民间的环保生态银行，以互联网金融的模式探索生

态领域的众筹、私募等模式，解决目前所面临的资金瓶颈难题，从顶层设计

的高度构筑生态建设的金融改革方案与制度框架。从国际角度看，可引入发

达国家更多的成功经验，比如，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世界银行国际金

融公司（IFC）的节能减排项目、德国法兰克福等的环保银行。中国也可以

尝试推行诸如全球中国生态基金等，吸引更多的国外有识之士与产业为中国

环保做贡献。从民间角度看，可大力发展民间公益生态金融业，鼓励企业家

捐资，创新生态金融服务，立足于保证生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建立

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为新型城镇化的生态建设资金流动创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


